
昨天有位六十多岁
的大姐生气地说：“气
煞我了，真是不懂事。”
原来，她说的是如今一
些年轻人，把大娘喊成
姐姐，把大爷喊成哥
哥。“这简直是胡闹！”

唉，我也常遇到这
样的事，真的让人既无
奈又生气。还有更可
气的，有些年轻人见了
父母的同事，小时候还
知道喊叔叔阿姨，长大
了却变成哥哥姐姐，这
是何等的荒谬。这不
仅是基本的礼貌问题，
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
观念的一种亵渎。

我们不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必
须要加强对年轻人的传统文化教育，让他
们明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重拾传统礼
仪。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该承担起责
任，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
观。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有序，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传承
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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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

最美夕阳

大学几年，教我的老师很多，有的
在记忆里渐已模糊，但对朱声琦老师
的印象仍是那样的清晰。

他教古代汉语中的音韵学，这是
一门将近灭迹的学科，朱老师称它为

“绝学”。他曾极严肃地说，全国研究
声部音韵学的只有5个人，他是其中
之一。

朱老师是正教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全国师范学院开这门课的只
有两家。他是南师大国学大师徐复
的关门弟子，能得到朱老师亲自教
导，我是幸运的。

那时他已近60岁，矮胖，头发稀
疏，红光满面，声音高亢清越。他是
扬州人，说话爱拖尾音，有时像歌的
抑扬婉转，很动听。对学生要求比中
学老师还要严，上他的课，绝不能做
别的事。

有一次，他正讲得好好的，突然
声色俱厉，本来就高的声音又提了八
度，“哎哎，你那位同学怎么回事？把
头低着做什么？你先站起来！你要
是身体不舒服就回去睡觉，你要是不
想学，就别来！这么大的人了，怎么
一点都不懂事！我在上课，你怎么可
以低着头？这叫什么话唦！”

我们回头一看，是我的室友。昨
夜他家里有事，很晚才回来。他的脸
红一阵，白一阵，恨无地可钻。可朱
老师似不罢休，又批了几句，室友的
头更低了。从此，我们再不敢丝毫大
意。

这样的情景在大学里是少见的，
很多大学老师只顾自己讲，哪里会管
学生的状态？

还有一次，一位女同学迟到了，喊了两声“报告”，他不
理，硬让人家在外面站了两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我上
课要是迟1分钟，我会自罚，面壁站着。”

说真的，朱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每周两节，至少80
节，从来没有迟到过1秒钟。每次都是提前来，在教室里走
走，问问同学的情况，或是回答提问。而每次下课，他并不忙
着走开，总是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讲。

他上课虽很严厉，课下却很和蔼，笑声爽朗，没有丝毫的
顾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脚步坚实，身上融合了严厉和慈
爱。

他对古音韵学和文言语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在古音学、
语法学、汉语史等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研究是突
破性的，填补了很多空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
曾致函热情赞誉道：“吾道不孤，后继有人；衷心欣慰，自不待
言。”

朱老师比较自负，在他的眼里，中学文言文的一些注释
是错误的。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旁征博引，论证严密，大家都
被深深地折服。

他对泰斗级的王力先生也颇有微词，他推翻了王力先生
的一些理论，也发展了王力先生的一些观点。如“是”这个
字，王力先生考证是在两晋时出现的，而朱老师通过大量的
实例证明，是在春秋时期出现。据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
起过不小的“地震”。王力的佐证不多，朱先生的例证放在了
我们眼前。

朱老师上课从不看材料，他娓娓道来，举证翔实；他条
分缕析，皆极为精确；他信手拈来，又妙趣横生。文言语法
常是枯燥的，朱老师却讲得动情忘情，课堂春风四起，活力
无边。

在古音韵学上，他称赞的人只有3个：他的老师徐复、清
朝的钱大昕和段玉裁，其他的人似乎都在他之下。我对其
他人的学识不太了解，但同朱老师对人对己的严格要求，以
及对学生的那一片爱心相比，很多的大学老师的确在他之
下。

古音韵学是艰深的，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在后来的
文言教学中，有了很大的用处。我真的受益很多，对朱老师
充满着感念。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毕业后的第2年，他突然患病去
世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怎么会突然走
了呢？是太用心了，太劳累了。

他白的发和红的颜还在眼前，他那抑扬顿挫的扬州话还
在耳边，曾被他拍过的肩还留有他的余温，几个月后，却再也
不能相见？

我站在他的遗像前，默想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
朱老师离开我很多年了，但他永久地留在我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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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有个村庄，叫王庄。村子不大，总共才二百多口
人，况且一部分人在外地打工，一部分人搬家到了县城里，再
加上不回来吃饭睡觉的在校学生，常在村里的只不过七十几
人。

一场春雨，这个村庄更清爽了，空气更清新了，地里的麦
苗发疯似的长，农人们喜上眉梢。可是，雨晴后的温暖，也便
宜了爱吃庄稼的虫子们。勤快的婆子媳妇们不乐意了，商量
着打药灭虫。

这天，老王的媳妇去庄稼药铺买了农药，回家去邻居老
张家借来喷雾桶，灌满水，倒进药，让老王背着下地打药。只
听“啪”的一声，坏了，老王刚把左边背带搭在肩上，不料背带
的挂钩崩断了。

老王是个不着调的人，肯发脾气，本来就有点不高兴，媳
妇催着去打药，又无可奈何。一气之下，老王随口道：“裂
熊！不干了。”气急败坏地把药桶往地上一放，回屋去了。

老王媳妇看看背带，再看看老王，心想，自己不会修，再
借别的邻居家的药桶吧。自己背不动药桶，不能打药，老王
又在气头上，算了吧，不打就不打。可是这桶药倒掉不是浪
费了吗？干脆连桶带药水一起还给老张家。

说来也巧，老张家正准备下午打药，这桶药也就用上了。
话说第二天一早，老王媳妇正准备做饭，忽听有人敲

门。她丢下手中的活去开门，只见张家妹子一手提着药桶，
一手提着塑料袋，笑嘻嘻地站在大门口，“大嫂，我让老张把
背带修好了，恁的那桶药也打在俺地里了。这不，我买的药
也没用完，正好够恁地里用的。”

老王媳妇听了，顿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那忒
好了，忒好了”忙着让张家妹子到家里坐坐，张家妹子说：“不
用了大嫂，我还得回去做饭哩。”

老王媳妇把这事给老王说了一遍，老王听后也是心里热
乎乎的。吃完了饭，二话没说，背起药桶就下地了。

仲春的风吹在老王的脸上，更吹散了老王心里的火气。
他昂起头，步子比从前更大、更带劲了。

村庄春雨后
王正合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每当唱起这支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
情。

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1987年5月末，天气大旱，本该已到麦子抽
穗扬花的季节，可是只有三四颗麦粒的麦
穗，竟然没有田间的野草高。看来收成能够
麦种就烧高香了，要想吃上白面馒头简直比
登天还难。于是，我在高中辍学，来到北国
边陲小城——鹤岗，当了煤矿工人。

初来乍到，陌生的城市让我不知所措。
先是住宿成了问题，职工宿舍已经人满为
患。正当我为栖身之地为难时，同一个掌子
面的于师傅说：“小子，跟我走吧，我家有个
门房，虽然不大，但是居住还是没问题的。”

“于师傅，我……我只有两块六毛钱……”
我吞吞吐吐，因为来时的火车票钱都是向老师
借的，来到鹤岗后仅剩这些钱了。

“要啥钱啊，白住。”于师傅冲我慈祥地
一笑，领着我就去了他家的门房。

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用两块六
毛钱和于师傅借给我的钱，买了被褥和锅碗
瓢盆，向于师傅说“感谢”时，于师傅笑了：

“傻小子，你烧香找错庙门了……你应该感

谢的是咱们采煤队的张书记，他得知你没有
住处，特意安排我给你找房子，帮助你置办
生活用品。”

呀！我这才想起来，第一次到采煤队下
井前，张书记那饱含温暖而又亲切的话语，

“既然来到咱们煤矿，咱们采煤队，大家在一
起就是缘分，就是兄弟。我是咱们采煤队的
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部，代表采煤队给大
家表态，有啥过不去的事找党支部，有困难
找党支部，有了什么想法，也来找党支部，给
党支部说说心里话……”

我在掌子面采煤的第3年年初的一天，
我正在矿图书馆看书，张书记找到了我，“周
啊，怎么样？想一辈子只当个普通采煤工？”

“我……我想去上学，可是又怕失去工
作，再说兜里也没有钱……”这是我的心里
话。尽管我这几年工资还不错，除了每月按
时寄给老家父母，用来买种子化肥，以及自
己日常生活和买一些书籍的费用，兜里还能
结余一些。可是我不敢乱花，我想买间房
子，做一个真正的鹤岗人。

“想法不错，”张书记笑着望着我，“我发
现你爱学习，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咱们矿像
你这样的矿工不多，如果你真的有上大学的

想法，我代表矿党委助你一臂之力。”
“啊！谢谢张书记。”我感动得差点流下

来眼泪。
“不要谢我，你应该感谢党，这是我们矿

党委研究决定的，对你们这些爱学习的基层
矿工助一臂之力。不过……能不能去上大
学还要看你自己了。你抓紧时间复习功课，
参加今年的高考，考上了你就去，考不上咱
们矿党委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我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复习之
中。张书记还经常让他那大学毕业的儿子
给我辅导功课。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当年夏
季高考中，我竟然考上了哈师大。

我要去省城上大学了，张书记和几位掌
子面同事送我到火车站。张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周啊，到了学校好好学，为咱们煤矿
工人争口气……咱们煤矿每月给你开基本
工资，每年的学费和每月的生活费，我会安
排财务科人员给你汇过去……”

就这样，靠着煤矿给我的生活费和学
费，我在大学顺利地完成了4年学业。回到
煤矿，分配在机关工作。

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作为一名矿
工，在党组织关怀下，成为一名大学毕业

生，还光荣地入了党。我要像组织关心我
一样，关心矿工。这么多年中，多个单位以
高薪、高职位、高福利要我去工作，一想到
是矿上的党组织给了我今天，把我从一个
懵懂的青年矿工培养成煤矿干部，我不能
忘本。即使我在煤矿退休后，我还要为我
们的煤矿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 ■粤梅 摄影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
周脉明

家乡临沂汤头有温泉，从小就知道，离
我家不过几十里路。大爷理发，走街串巷
多，到那里泡过温泉。少时的冬天，乡党洗
澡的少。小伙伴们更是很少洗澡，面瓜一样
的脸庞，脚后跟上的灰垢，像老树皮，说来没
有人相信。

公社建了一个澡堂，各个村落里的人来
洗澡，灰垢在水池子里能打脚面，这不是假
话。小伙伴们怀念夏天里的时光，一条小
河，从西边甩过来，围着小村绕半边，又从东
边进入大水库。

发大水的时候，会看见大鱼，小伙伴们
摸鱼，那是怎样的光景。冬天缺少澡堂，农
家孩子一冬天难能洗一次澡。一个村里的
同龄孩子们，冬天里会一起捉虱子，并不忌
讳，像阿Q一样捉虱子玩，也是一种乐趣。

现在不洗澡的少见了，虱子几乎绝迹。
但我常忆起四五十年前家乡的情景，每次泡
温泉，我都会胡思乱想。

有一次在云南泡温泉，几个池子的温度
不一样。云南人泡温泉文明，尽管男女同
池，泳衣穿得端正，有几位喜欢洗温泉的先
生，专门拉着未洗过温泉的小青年去泡温

泉。青年人耐不住池子里的滚烫，一会儿就
从池子里跑出来了。那些泡温泉老手，却能
在池子里稳如泰山。

年轻时在工程队，一池子热水烫得无法
下脚，掉了牙的老工人还嫌不够烫。我一向
怕热，在云南泡温泉，看到小伙子不敢下池
子，就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

年轻人毕竟肉薄，对温度敏感。那些久
经沙场的老将，皮老肉厚，能经受一番折
腾。不知不觉，我也老了，有一次和几位青
年去泡温泉，他们直喊热，我却觉得温度不
够。人一老，活力就少了。突然想起年轻时
代的感觉，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去国外某地泡露天温泉，天上飘着雪，
竟然还有星星，池子里冒着热气。人在汤
中，汤助人热力，天地之间生命的感觉，在这
样的意境里，全然忘了自己是来泡澡的。

倘若童年，家乡就在温泉旁边，那该有
多好。在雪夜里泡温泉，全身竟然觉不到
冷，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地域造就人的
享受，靠近温泉的人，倘若去掉地震和火山
的忧虑，冬日里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啊。

有一次去海边泡温泉，头顶着巨石，旁

边就是翻着浪花的海水。来泡澡的男人们，
兴奋的眼神投向大海，全身赤裸着感受满池
的滚烫。海风吹着头发，从池子里拔出身
子，竟也觉不出透心的凉，就像别人温柔地
拍打你一样。

我一连几天在这海浪旁边享受惬意，竟
然不会感冒。那头发，一直是被海风吹拂的
呀。我很奇怪，在这种悖谬的意境里，竟能保
持天然的平衡，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

一个个陌生的男子，裸着全身，看不出
他们的身份，只能从身体的胖瘦高矮大约感
受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地方的游客，知道与
自然的相处之道，不着一丝衣衫，把身体交
给温泉，尽情地享受滚汤和海风，所有的人
都放弃了戒心。

我老了，期待温泉的热水为自己助力。
在寒冷的冬天，去海边泡泡温泉吧。那来自
地下的活力，能让你感受到自然的雄浑。

■李海波 摄影

生命中的温泉
戴荣里

要说我们中国人对鸟的偏爱，当属喜鹊
无疑了吧？在传统文化中，喜鹊象征吉祥、
幸福，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

当你早晨醒来，听到院子里喜鹊叽叽喳
喳地欢叫，心情一下子就会爽快很多。

小时候春节赶集买年画，父亲总是先挑
“松鹤延年”的给爷爷奶奶，再选一张“喜上
梅梢”给我们的房间。那“喜上梅梢”的画面
中，几只长尾巴的喜鹊，站在盛开的梅花枝
头，感觉特别喜庆。

那时，每每听到有喜鹊在门前叫，我们
小孩就会一起拍手唱道：“喜鹊门前喳喳叫，
好事马上就来到。喜鹊树上叫喳喳，夸赞这
是好人家。”

喜鹊从小就在我心里播下了美好的种
子。它有着黑的脊背、白的肚皮、红的喙和
长长的黑尾巴。当它扇动美丽的翅膀，成群
飞翔时，在蓝天下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喳喳、喳喳——它那叫声又是多么清脆悦
耳，仿佛大自然的歌唱家。

如今的城市，偶尔在公园看见喜鹊。但
在乡村，喜鹊却是与麻雀一样的常客，对乡
村的依恋一点也没改变。

喜鹊是群居动物，一夫一妻，十分专
一。母鹊产卵孵化，公鹊觅食。孵出来的幼
鸟，公母喜鹊都会捕虫喂养，非常有责任
心。难怪喜鹊还是象征爱情和亲情，牛郎和
织女就是在喜鹊帮助下，才能在每年七月七
日这天鹊桥相会。

牛郎披着那张神奇的牛皮，用箩筐挑着
他那一双儿女，飞上天去，却因为王母娘娘
划的那条天河相隔，与对岸的织女只能隔河
相望。多情、善良的喜鹊一起飞向天空，在

汹涌澎湃的天河上，翅膀相连搭建起一座鹊
桥，让牛郎织女踩着鹊桥，得以相会。

喜鹊非常有智慧，以其精巧的巢穴和独
特的筑巢而闻名。喜鹊夫妻仅靠着小巧的尖
喙，就建造了自己的家。它们像一双能工巧
匠，选择大树枝丫上的安全位置，避免天敌的
威胁，又方便捕食。随后，开始收集树枝、稻
草、泥巴，用那灵巧的喙，一一衔回工地。

喜鹊开始编织巢穴了，先用树枝编出框
架，再缠绕稻草加固，随时调整框架的形状，
然后用泥巴涂抹巢穴的内壁。这样不仅能保
温，还能防止寄生虫和细菌的滋生。最后，喜
鹊用柔软的材料，如羽毛、羊毛等，铺设在巢
穴底部，为即将出生的雏鸟准备了“婴儿床”。

天地有心，万物有灵。因为喜鹊、麻雀、
燕子、斑鸠……河流、树木、庄稼……这些年
我人在城市，魂却留在了乡村。那些高高的
喜鹊窝，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大脑底片上。

■毛毛 摄影

永远的喜鹊窝
张希良

周末去城里逛街，被人塞了一把圆形的
塑料扇子，扇面上印着某医院的广告，我却
一下子思念起童年的麦秆扇了。

麦秆扇，是用麦秆做的扇子。先将没有瑕
疵的麦秆压成扁带状，寸余宽，用针线扎紧，围
成一圆圈，大如盆，最后装上一根宽扁的竹柄，
再将扇子固定。那时没有空调和电扇，炎热的
夏天，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全靠麦秆扇打发。

吃饭，尤其吃面条，天热，身上更热，一会儿
就满脸是汗，我却不喜用扇子。要是一手握着
扇子，还怎么大快朵颐呢？我又不是哪吒，有三
头六臂。于是，宁可大汗淋漓，也弃用扇子。

这时候，母亲就放下碗筷，对着我的头，
轻摇麦秆扇，看着我狼吞虎咽，微笑道：“不
热了吧？慢点吃。”我微微点个头，继续埋头
对付碗里美妙的食物。

等我吃完，母亲碗里的饭菜已凉了，母
亲依旧吃得很欢。我那时不懂事，只想着快
点吃完，好去找伙伴们出去玩。吃完了一抹
嘴巴，碗筷朝桌上一撂，便飞身而出。

等我玩累了回到家里，全身汗涔涔的，
“扇子呢？扇子在哪里？”我边喊边满屋子
找。母亲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拿扇在手，
使劲为我扇风。或许嫌风不够大，我夺过扇
子，拼命摇，摇得扇子快要折了。有几把麦
秆扇，就是这样被我折磨死的。

那时家穷，合计着过日子，能自己做的
物件，尽量不花钱去买。家里种麦子，面粉
不用买，麦秆当柴火烧，还可以做麦秆扇。
母亲心灵手巧，会纳鞋底，会裁缝，做麦秆扇
自然不在话下。

母亲用麦秆编成花鸟树鱼，再用绣线串
在一起，做成一把串扇。母亲还会做团扇、
贴扇、平扇，美观又实用。因为看了电视剧
《西游记》，我硬要母亲给我做一把芭蕉扇，
不然就不去上学，二姐都为这事生气了。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母亲像变戏法似

的，给了我两把扇子，一把大如锅，一把小如
碗。更绝的是，它们状如芭蕉叶，真的是芭
蕉扇哎。“芭蕉扇不是会变大变小吗？这下
你总该满意了。”二姐用鼻子哼哼道。后来
我才知道，母亲几乎一夜没合眼，给我赶制
了这两把麦秆芭蕉扇。

多少个夏夜，人人酷热难眠，被蚊虫叮
咬得无法入睡。我却睡得香甜，那是因为母
亲在我身边，轻轻摇着麦秆扇……

那时的乡村，人们在夏季喜欢扎堆吃饭
聊天，黑压压的一片。午后或晚饭后，树荫
或屋檐下，人人一把麦秆扇，边说边摇，远看
像海风卷起的波浪，一天的话题，就在扇起
的阵阵凉风里捡拾起来，最终又飘散了。

童年的夏天，都是在麦秆扇的轻摇中慢慢
度过的。因为有了麦秆扇，夏季清凉而美好。

不知何时起，家家户户都有了电扇，后
来有了空调，麦秆扇隐没在了时光的长河
里，渐渐地被遗忘了。我却在夏季里常常想
起它，小小的麦秆扇，深藏着浓浓的乡情和
淳淳的母爱啊。 ■汤青 摄影

母亲做的麦秆扇
陈国凡

白露 旧时光

夜凉了，露就重了。
晨起，放眼四望，田野里到处都是湿

漉漉的，草尖上也挂满了露珠，在阳光下
闪着耀眼的光芒，不禁想起了羊士谔的诗
句“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
时令已然到了白露。

白露生清寒，驱散了暑气，也驱散了
夏的喧嚣与繁杂。草木纷纷褪去华丽的
装扮，以最坦诚的姿态面对季节的更替。
白露过后，沉寂与简约逐渐成为大地的主
题，秋的景致日益明朗起来。

白露时令，日间凉风习习，夜晚清辉
满地。诗人们从夏日的浮躁中解脱出来，
满怀欣喜地走向户外，登山临水，赏月听
风，将心中的感悟付诸笔端，吟唱出了大
自然的神奇与壮美，既有仲殊的“白露收
残暑，清风散晚霞”，又有贾岛的“林木含
白露，星斗在青天”，还有雍陶的“白露暖
秋色，月明清漏中”。秋色渐起，风清露
白，月明星朗，怎不令人心生陶醉。

民谚有云“白露到，摘花椒”“白露打
枣，秋分卸梨”。 白露是收获的季节，田间
作物日渐茁壮，各种果子相继成熟。火红
的辣椒摘下了，一串串地挂满墙，像是一
片耀眼的阳光落在那了，农家小院被映照
得亮堂堂的。枣子熟了，孩童们拿了小竹
竿，使劲儿敲打枝干，红的、青的枣子纷纷
跌落，树下顿时响起一阵阵欢声笑语。菱
塘里，菱蓬支起，菱角飘香，一群水乡女子
撑船而来，一边采摘菱角，一边唱着小曲，
袅袅清音攀上了云端。

古时的白露习俗“收清露”，就是赶在
日出之前，将植物叶片上沾染的露水收集
起来，静置后待用。清露是天降甘醇，是
大自然独特的时令馈赠，能润肤、明目，还
可以用来烹茶煮酒。中医认为，秋露味甘
性平，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功效，可为
药引，也可用来煎煮药材。据《本草纲目》
记载：“百草头上秋露，未唏时收取，愈百
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

“要喝茶，秋白露。”茶叶在白露时节
进入最佳采摘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
么娇嫩、不耐泡，也不像夏茶那般干涩、味
苦，而是有一种独特的甘醇味道。秋日夜
晚，三五好友相聚于一方小院，饮上一杯
白露茶，坐对清风明月，听虫鸣啾啾，岂不
惬意快哉？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造化的
诗意与神奇，都化在滴滴清露里。白露为
秋而生，秋因白露而灵动，白露渲染的秋
色永远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留恋。

露从今夜白
王同举


